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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黎川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 

调查简报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南京城墙研究会
1
 

【摘 要】：2017年2—3月，江西省黎川县明代砖窑遗址初步调查后发现窑址115座、砖坯堆放地、古道路遗迹，

以及铁叉、带有铭文的南京城墙砖等遗物。结合南京城墙现存城砖材料及文献资料，推测这一砖窑遗址属于明代初

期为南京城墙营建烧制城砖的砖官窑，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南京城墙砖官

窑遗址。特别是砖坯堆放地属国内同类型遗址中首次发现，意义重大，是还原明初南京城墙砖烧制工艺极为珍贵的

物质文化遗产，与砖窑、古道路遗址等，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南京城墙砖生产供应链。 

【关键词】：南京 明代 城墙 砖官窑 

【中图分类号】：K871.45 【文献标识码】：A 

江西省黎川县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位于黎川县西北部，分布在今黎川县日峰镇八都、中田乡公村、渔潭等地（图一），绵

延黎滩河河岸坡地约5公里，处于东经116°47～116°48，北纬27°15～27°22。海拔高度80～110米，属洪门水库淹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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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极适宜林木生长，明清时期被称为“山无童，水无浊”，“千峦一色”，民

国时期县内林木产量曾居赣东地区首位［1］，丰富的林木资源为城砖烧造提供了燃料保障。就土壤环境看，窑址周围土壤以第四

纪成土母质演变而成的红壤为主，土质偏酸性，烧制城砖使用的红色粘土质地细腻，与本地红壤成分相近。窑址直接坐落于黎

滩河岸边坡地上，拥有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1958年洪门水库蓄水以前，因与长江水系相连，这一区域水路交通极为通畅，是

黎川繁忙的货物往来要道［2］。 

2016年冬，洪门水库因溢洪道闸门改造，需开闸放水，水位骤降到1958年水库蓄水以后历史最低，河道两岸原淹没在黎滩

河水下的古窑址得以显露。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得到这一线索后十分重视，2017年2—3月先后三次组队专程赴黎川县考察。

在黎川县人民政府、中田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共发现窑址115座，以及砖坯堆放地、古道路等遗迹，

铁叉、带有铭文的南京城墙砖等遗物，为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京城墙砖烧造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现将调查所获材料与

初步分析简报如下。 

一、遗址 

1.日峰镇八都遗址（图二） 

日峰镇八都遗址位于黎滩河八都附近河段东岸，沿岸边坡地分布，利用自然坡度地势，基本分布三排砖窑，海拔高度80～

100米。处于中间位置的六座窑炉目前保存情况较好，依次编号为LCBDY1—Y6。六座砖窑均坐东朝西，呈南北一线排列，方向237°，

东经116°483，北纬27°2153，海拔100米，面向黎滩河而建。Y1位于整片窑址的最南端，距最北端Y6约21米。 

 

2.中田乡公村遗址（图三；封二︰1） 

中田乡公村遗址位于黎滩河公村附近河段西岸，目前共发现窑址52座，依次编号为LCGCY1—Y52。窑址坐落在河岸坡地上，

背靠山坡，窑炉朝向随所处区域地势走向不同有所变化，基本面朝黎滩河而设。海拔高度80～110米，窑炉随地势海拔高低不同，

大致分三层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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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窑址外，在遗址南部附近河段西岸坡地上，还发现砖坯堆放地遗迹，属国内首次发现，弥足珍贵。砖坯堆放地所处区域

地势开阔，依黎滩河岸边坡地分布，现存遗迹范围南北50、东西36米左右，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东经116°4753，北纬27°2138。

现存砖坯遗迹东西排成三排，共四块，由东向西编号为LCGCP1—P4，平均间距10～20米。此外，砖坯堆放地往南还发现一处古

道路遗迹（LCGCL1），推测也与该地砖窑烧造、运输有一定联系。 

二、典型窑址、遗迹 

1.八都砖窑LCBDY6 

LCBDY6保存情况相对完整，是一座典型馒头窑。窑炉主体就地置于山坡中，利用坡体以耐火泥搭建，窑壁厚度约25厘米。

靠近窑壁部分的山体因受高温烧造烘烤，土色呈紫红色，土质坚硬。窑炉由窑门、火膛、窑室、烟囱四部分组成，窑炉长3.5、

宽3.1、高2.4米（不含烟囱）。窑门略呈拱形，高约1.5、宽约0.45米，门前发现用残砖铺砌的一条挡火墙。火膛位于窑室前部，

底部低于窑室，因残损严重，仅发现部分木炭燃烧痕迹。窑室平面呈椭圆形，拱形顶，窑室内宽1.9、进深1.7米，顶部有经火

烧烟熏痕迹。窑室后壁平直，设有三条等距的竖直方形烟孔，向上与窑顶三个烟囱相连。窑室顶部残存小孔，直径4厘米左右，

疑似观察孔或注水孔。烟囱为圆柱形，直径0.21～0.27、残高0.66米。本次调查受条件所限，未能清理窑底，窑室内高度不详，

窑室底部抽火道及内部排烟系统的运作问题暂未得到解决。因常年浸泡在黎滩河水中，窑内堆积较深的黄褐色泥沙内夹杂现代

生活垃圾。现代生活垃圾下、接近窑底的层位，发现部分带有铭文的残砖，可见铭文包括“建昌府”“新城县”“城”等。 

2.公村砖窑LCGCY13（图四；封二︰2、3） 

LCGCY13保存情况较好，坐南朝北，方向北偏东15°，海拔90米，东经116°4753，北纬27°1553。窑炉为馒头窑，主体部

分就地置于山坡中，利用坡体用耐火泥搭建。窑炉为拱顶，地面现存窑室、烟囱等部分，长2.35、宽2.4米，推测窑室前存有火

膛，但未做发掘清理，具体情况不详。窑室平面椭圆形，直径1.8米，因长期浸泡在水中，窑室内填塞大量淤泥与垃圾，现窑室

内地面距离窑顶高0.98米。窑室上方窑顶发现小孔，直径4厘米，疑似为窑炉观察孔或注水孔。后壁平直，设有三条竖直的方形

烟孔，上与窑顶三个烟囱相连。烟囱圆柱形，直径20～30厘米，各自相距70厘米左右。窑炉因长期浸泡在水中，窑室填塞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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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与垃圾，窑壁布满青苔。在窑炉外侧还采集到一件铁叉。 

 

3.公村砖坯堆放地LCGCP1（封二︰4） 

LCGCP1分布范围约长4.5、宽2.15米，位于整片砖坯堆放地最东侧，海拔高度80米。砖坯东西共分七排，摆放方式为一排竖

放，一排横放，形成四竖排、三横排穿插摆放。每竖排摆放砖坯近42块，每横排摆放约10块。经现场调查，砖坯多为上下两层

叠压，中间未发现隔离物，上层砖坯因长年浸泡于水中，容易剥离。因而，P1遗址至少同时叠压摆放两层砖坯，初步推算P1摆

放砖坯数量约400块。 

砖坯均已成形，红色，砂土质，未发现火烧及烘烤痕迹。根据对裸露地表的砖坯测量，单块砖坯长约41、厚10厘米，裸露

在地表的部分，即砖坯宽度仅存2～3厘米。从P1遗址地层剖面看，上、下层地层土质土色区别明显，上层地层厚22～24厘米，

为红色粘土层，夹杂砖坯颗粒，其厚度基本与南京城墙砖宽度相近。下层为黄色砂土层，土质较为纯净。砖坯堆放地处于黎滩

河岸旁，呈带状分布，砖坯摆放虽十分密集，但P1—P4之间还留有较大空间，为砖坯生产、搬运等工作提供了便利。推测砖坯

制作完成后，放置在河岸平坦、开阔之处晾晒，再经由人工搬运或搭乘船只运往临河而建的各砖窑入炉烧造。 

4.公村古道路LCGCL1（封二︰5） 

在黎川县公村砖窑遗址南侧，沿黎滩河河岸还发现一处古道路遗迹。东经116°487，北纬27°1545，总长约70米，基本沿

黎滩河走向分布。道路主体以青石大砖铺砌，现存长度13.1米，青石大砖形制规整，为长方形，每块长64、宽28厘米。道路下

方靠近河岸位置以小石子铺砌，周围充满泥沙，青砖南北两侧为土路，在道路遗址附近还采集到筒瓦等建筑残件。 

三、遗物 



 

 5 

调查采集遗物以城砖为主，并发现铁叉、筒瓦残件等遗物。部分介绍如下。 

城砖青色砂土砖，铭文位于城砖端头，或为“建昌府”，或为“新城县”。基本长44、宽20～23、厚12～13厘米。 

“建昌府”铭文砖。LCBD︰2，残损严重，仅存半块，宽度与厚度完整。残长 19、宽 22、厚 12 厘米，重 7kg。质地粗疏，

含砂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一端带有“建昌府”铭文，因经长期火烧，表面发黑（图五︰1）。LCBD︰3，较完整，长方形。长

44、宽 23、厚 13 厘米，重 25kg。城砖质地粗疏，砖体略发红，夹杂大量砂砾，含砂量高。城砖两端均带有铭文，一端为“建

昌府”，另外一端铭文因磨损严重，暂未能识读。LCGC︰4，残损严重，呈不规则形。残长 6.5、宽 20、厚 10.5 厘米，重 1kg。

夹杂大量砂砾，砖体略偏红，推测曾受火烧烘焙。铭文部分也遭破坏，残存“建昌”二字及“府”字局部。 

 

“新城县”铭文砖。LCBD︰8，残损严重。残长24、宽20、厚10厘米，重10kg。表面略透红色，质地坚硬、细腻，烧成质量

好，夹砂颗粒少。“新城县”铭文位于城砖端头，字迹清晰（图五︰2）。LCGC︰1，残损严重，宽度与厚度相对完整。残长23、

宽20、厚10厘米，重5kg。砖体少量夹砂，质量较好，因长期经火烧烘焙，表面略偏红色，城砖一端带有“新城县”铭文。 

铁叉LCGC︰7，外表锈蚀严重，带两尖，尖头较扁。高21、宽13厘米，重1.5kg（图五︰3）。 

筒瓦LCGC︰5，残损严重。青灰色，质地细腻，背面残存布纹痕迹，于靠近道路遗址附近采集。长5.5、宽5厘米。 

总体看来，黎川县砖窑遗址附近发现、采集的城砖尺寸、铭文较为统一。在LCBDY6窑炉内发现的城砖与采集所获城砖相比，

多夹杂砂砾，脆弱易碎，表面有明显火烧痕迹，疑似为烧造城砖时铺设在窑炉内的铺底砖。中田乡公村窑址不仅发现带铭文的

城砖，在窑炉附近采集到的一件铁叉可能与当时的城砖烧造活动有关，或许为烧砖时向窑炉添加柴草所用的工具，是还原黎川

砖窑烧造、城砖生产的珍贵实物资料。 

四、结语 

1.基本特点 

通过对日峰镇八都、中田乡公村等地砖窑遗址调查，我们总结该窑址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临河而建，设立在长江水系水路线上。黎川县砖窑遗址沿黎滩河分布，砖窑利用河岸坡地自然坡体开挖，窑体直接

坐落在山坡上，基本分三排顺坡有规律地排布，形成背靠山坡面朝黎滩河而建的砖窑群。黎滩河与盱江相通，从窑址可直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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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系，黎川砖窑所处区域水路交通极为通畅。 

第二，古窑址数量众多，绝大多数为三烟道小型馒头窑。初步调查，该地砖窑多达115座，沿黎滩河河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

砖窑群。砖窑平面呈椭圆形，窑室内平均宽2、进深1.9米左右，高度1～2米，体量普遍不大。窑室后壁平直，设有三条等距烟

道，向上与窑体烟囱相通。 

第三，古窑址内及附近采集的城砖尺寸、铭文基本一致。城砖均为砂土砖，基本长41、宽22、厚13厘米，铭文有“建昌府”

“新城县”两种，均出现在城砖顶面或底面。新城县即今日之黎川县，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析南城县东南五乡所置，明属

建昌府管辖，民国三年（1914年）后更名为黎川县［3］。建昌府则设于元末，延续至明、清［4］。 

第四，发现的砖窑、砖坯堆放地及古道路遗址，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城砖生产供应链。该遗址包含遗迹现象丰富，数量较多

的砖窑及砖坯堆放地、古道路遗址，不仅为探讨古代城砖烧造技术提供了实物材料，并且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手工业研究史中

城砖生产供应链。 

2.基本性质与使用年代推测 

通过对黎川砖窑遗址基本特点的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及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现存城砖实物，我们初步断定，该窑址为明

初洪武年间为南京城墙营建烧制城砖的砖官窑遗址，理由如下。 

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与已确定为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分布特征高度相似。与安徽繁昌［5］、江西宜春与新余［6］、湖北武

汉［7］、湖南岳阳［8］等地发现的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类似，黎川县砖窑遗址设立在与长江水系相通的黎滩河岸坡地上，便于城砖

的生产、烧造与运输。由黎滩河进入盱江，经抚河入鄱阳湖，再进入长江直达南京，推测是当时城砖生产、运输的主要交通路

径（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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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窑体形制来看，符合南京城墙砖官窑的形制特征。黎川砖窑普遍为“馒头窑”，后壁设有三条等距烟道，与湖北

武汉、江西宜春与新余、湖南岳阳等地发现的南京城墙砖官窑形制相似。这种小型“馒头窑”，并在窑室后壁设有向上的三条

等距烟道，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南京城墙砖官窑的最主要形制特点［9］。 

第三，从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馆藏城砖与黎川窑址采集城砖的对比来看，二者几乎完全一致。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现

馆藏新城县城砖（馆藏编号城砖919）原自城墙上拆除，长42、宽22、厚13厘米，重21kg，铭文位于城砖顶面与底面，一面为“建

昌府”，另一面为“新城县”。黎川县砖窑遗址采集到的城砖无论尺寸、铭文内容，均与馆藏新城县城砖相同。特别是在Y6窑

址内发现的完整城砖，与馆藏新城县城砖尺寸、重量基本一致，但含砂量较高，因长期浸泡在河水中，较馆藏新城县城砖略重。 

第四，从南京城墙现存情况看，也有新城县城砖发现。新城县城砖目前在清凉门南侧城墙有发现，并经现场考察，清凉门

南侧城墙除城顶为后期维修外，下部城砖面貌接近，在新城县周围还发现多块带“建昌府”铭文的城砖，分布较为集中，城砖

之间以糯米灰浆粘合。并且，清凉门位置幽静，临近历史悠久的石头城，在南京城墙现代拆城活动中得以较好保留［10］，推测这

段城墙应属明代初期所建，后世拆除改建因素较少。此外，水路运输是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的漕运通道，也是城砖运输的主要

路径，清凉门毗邻外秦淮河，与黎川砖窑可由水路连通，可推测明代新城县城砖自砖窑经长江水路，由外秦淮河直接运往清凉

门等地营建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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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建昌府建置及南京城墙的修筑时间、城砖铭文特征等，推测黎川砖窑的修建及使用时间为明初洪武年间。据史料

记载，建昌府始建于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11］，延续至明、清时期。南京明城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至洪

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规模营建基本结束［12］。黎川砖窑的形制与洪武时期南京城墙砖官窑相符，在现场采集到的城砖铭文中，

未发现以“甲”为建制的基层组织形式，而“目前根据新的资料分析得知，该建制应始于洪武十年（1377年），在洪武十一年

（1378年）得到推广”［13］。因此，我们认为，黎川砖窑的修建及使用时间为元末明初，并很有可能为以“甲”为建制的基层组

织成熟前的明洪武初期。 

3.调查收获及意义 

经初步调查，黎川县砖窑遗址共发现明洪武年间为南京城墙营建烧制城砖的砖官窑遗址115座，是迄今为止长江中下游地区

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14］。特别是砖坯堆放地为国内同类型遗址中首次发现，意义重大，是还原

明初南京城墙砖烧制工艺极为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联系砖窑、古道路等遗址，较为完整地再现了明代南京城墙砖的烧造历史。 

调查中发现的新城县城砖铭文极具特色，与洪武中期以后，包含府、州、县各级提调官，及总甲、甲首、小甲、人夫、窑

匠等基层组织的铭文存在较大区别。联系城砖铭文材料，洪武年间建昌府所辖南城、新城、南丰、广昌四县［15］，城砖铭文均以

“建昌府”及城砖烧制地各县县名为主，并多位于城砖顶面与底面，具地方特色。这种较为特殊的铭文类型，是否表明建昌府

所辖四县仅在洪武初期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洪武中期推行较为统一的城砖铭文制度后，已不再为南京城墙烧砖？如推测成立，

建昌府在洪武中期停止烧制南京城墙砖的原因是什么？囿于材料，以上问题暂未得解，期待日后材料进一步丰富，对建昌府及

长江中下游地区明代南京城墙砖烧制历史进行深入分析。 

此外，本次调查还对黎滩河流域古代窑址进行大范围考察，如重点对黎滩河中游地区窑址进行踏查，共考察渔潭、九江铺、

渣林、程家山、新建、老港口等多地窑址，发现除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之外的龙窑窑址、古港口遗迹等，并采集到当年实用币

“洪武通宝”，为了解及弥补本地窑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材料。 

（在江西省黎川县砖窑遗址三次调查中，黎川县人民政府、中田乡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整理及写作简报过程中得到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秦大树教授，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杨国庆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鑫博士、南

京市考古研究所苏舒馆员的悉心指正，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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